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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三川河

多年之后，依然

会对那个荒野的午后念念不忘

金色的棒子被生活掰了去

只剩下干枯的身躯立在风里

我们并不惧怕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天空空空

我们与虚无交谈

有鸟儿飞起

飞起又落下

就这样

日子便落入了另一个时空

我们总是在虚无中才看到真相

比如，爱情变成乌鸦

比如，乌鸦变成黑色跳动的音符

比如，火种和太阳会一同跳进大海

比如，亲吻写满星空

比如，星辰像鱼群一样游入梦中

比如，梦是刺死灵魂的匕首

比如，慌张的灵魂会变成坚冷的墓碑

而这一切，都将虚无，包括神灵和眼泪

天空永远空空

两手永远空空

当然，我们谁都不会惧怕

这便是活着的真意

我们一无所有

给搭伙相伴的日子

有李鑫

有刘婷

有棉花

青春的小船呵

像极了昨晚天边新月

月牙儿尖尖

月牙儿弯弯

杰克，小峰，淑芳，玉米

我们都是搭船的人呵

还有半老的继元

酒杯一碰

满河星影

仿佛春风刚刚吹过

日子便落入了另一个时空

你说，二十岁，好不好

你说，回望一首歌，好不好

这个清早，有晨起的鸟群

扑簌簌飞起

飞起又回落

而此刻，天空蓝的白净

我倚着门立着

想到你们

便微笑着

阳光啊，真好

心 吊在长满棘刺的崖畔

一只利啄老鹰扇动酱紫色的贪婪

一千加架钢琴奏出不协和的星座

飘过没有雷声的云端

谁在呼喊

饥饿之神在折磨秋天

极乐鸟飞过浓淡相宜的山水画

把一颗玻璃球

弹向银河的边缘

爱已绷断几千股缆绳

在狂风中歌唱野性

山峰化作淡蓝色的液体

去浇灌苦菜花的根尖

你会发现春风是那样的无力

闪电是那样的暗淡

一切美好的传说

把人引向一个昏睡的泥潭

青春那里去了

爱情那里去了

都去牛郎织女的鹊桥上冶炼

大海从此平息了浪花

它发现眼泪比它还咸

喜悦在旋涡中慢慢沉没

羞涩被剥光了身子

只留下几片艳丽的花瓣

祈祷吧 失败了的理智终于熔化了高

原一样的思念

我们一无所有
（外一首）

□ 边草

颤抖的拥抱
□ 李三处

2024年 9月初，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信心

满满，携一幅我创作的“书法”作品，走进县老

年书画协会办公室，把作品端端正正摆在地

上，让老年书画协会领导和朋友们点评。并

表明我想要参加县老年书画协会举办的国庆

七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没等我把话说完，

就有一位老年书画协会的朋友坦言：你这幅

作品，是典型的江湖书法作品，本次展览不予

选用。

老年书画协会的领导们，看着我的“书

法”作品，只微笑，不说话。其他老年书画协

会的朋友们，像是商量过，口径高度统一，发

出同一个声音：本次展览不能选用。我是第

一次听到“江湖书法”这一个评语。差不多是

遭雪水带冰茬浇头。心底有一点惊讶，失落，

更多的是疑惑：“我的书法作品，怎么会是江

湖书法作品？再说了，江湖书法作品就不是

书法作品吗？什么样的书法作品才是可参展

的书法作品呢？”

一位老年书画协会的朋友近乎耳语说：

“关键是，你的毛笔字还没有写好，怎么可能

创作出像样的书法作品！急于参加展出，于

你于县老年书画协会，都毫无意义。你得从

练习基本功开始，先写好毛笔字。”要想写好

毛笔字，就得临帖，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你临哪一位的碑帖都行。我手里多余一

份王羲之的《圣教序》碑帖，你拿去临吧。一

会儿我拿过来送你。从今往后，你就一心临

帖，千万不要只管自己私底下瞎练。一点好

处没有。我除遭雪水带冰茬浇头之外，脑子

里还遭山体滑坡了，一片乱石尘埃飞扬之后，

渐渐看见晴朗的天空里，矗立着我叔祖父，一

言不发，面目严肃，目光深邃看我。我看见那

目光里反反复复迸溅出一溜银光闪亮毛糙毛

笔小字：我和你说过的话，你就没当回事。

我得说明一下，我六七岁年纪，就有一点

喜欢书法了。我一位叔祖父，做过私塾先生。

后来又在油坊，皮坊，做过管账先生。新中国

成立后，公私合营，油坊，皮坊，纳入人民公社

供销合作社序列，我叔祖父任人民公社供销合

作社主任。当然，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书法”

这个名词，村中长辈们都只是说我叔祖写得一

手好毛笔字。因一手好毛笔字，人民公社书

记，人民公社供销合作社职工，人民公社社员，

没有人不尊重我叔祖父。甚至县供销合作总

社主任，都到我们村拜望过我叔祖父。当然，

那时候，我叔祖父已退休。

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逢年过节，或婚事，

丧事，都要写对联，挽联。凡写对联，挽联，都

是我叔祖父所写。甚至有几年时间，村街里

墙壁上，或村头崖壁上，宣传标语，也是我叔

祖父写。记忆里，大多时候，我叔祖父写对

联，挽联，甚至宣传标语，身边总是挤满人。

我总是挤在最里圈。我叔祖父写对联，挽联，

总是我捧砚，或捧碗。我叔祖父往村街里，或

村头崖壁上写宣传标语，用墨汁，或用鲜红色

广告颜料，就是用大碗盛。当然，墨汁或鲜红

色广告颜料，都是生产队从供销社买回来的

瓶装货。打开瓶盖，把墨汁或鲜红色颜料，倒

在大碗里，就能用。我叔祖父往村街里，或村

头崖壁上写宣传标语，是用大板刷，就是通常

人家往新制的木箱木柜上刷油漆的那种大板

刷。大板刷到大碗里饱蘸墨汁，或饱蘸鲜红

色颜料，就开始往墙壁上，或崖壁上刷字。

噢，是写字。写字不是像往箱柜上刷油漆那

样慢慢刷，是舞动大板刷，在空中快速飞。都

没看明白大板刷是燕子展翅飞翔，还是两只

麻雀斗架或戏耍纠缠在一起忽上忽下翻飞，

一个黑黢黢或鲜红色大字，就悬挂在村街里

墙壁上，或村头崖壁上了。我叔祖父写对联，

挽联，总是用那种笔杆粗短，笔头壮实且长的

大毛笔，我叔祖父说：“大抓笔。”比如村中某

一家娶儿媳，或嫁闺女，不仅要请我叔祖父写

对联、双喜字，还要请我叔祖父吃饭。并且老

早就通知我叔祖父：笔墨纸砚，已备下，你不

用从你家里带。我叔祖父早早赶赴现场，捡

起桌面上摆放着的毛笔看看，原样放下，回头

对紧跟在他身后的我说，去找你娘娘，把我的

大抓笔拿过来。我们老家，对于祖父的配偶，

不称呼奶奶，是称呼娘娘。我从小就腿脚勤

快，一转眼功夫，就把我叔祖父的大抓笔送到

我叔祖父手里了。

我崇拜我叔祖父，因了这份崇拜，童年时

候，我是叔祖父的一只跟屁虫。因了跟屁虫

这份情缘，叔祖父常给我打仿影，让我用白麻

纸衬着仿影写毛笔字。因了我喜欢写毛笔

字，叔祖父过世时，把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

碑帖送给我，嘱托我：临帖。我叔祖父的原话

是说：临帖吧，一开始临形，慢慢临神。临形

是入帖，临神是出帖，临到神似，个性发挥空

间大。不过，具体怎样就是临形，怎样就是临

神，怎样临到神似，个性发挥空间就大。我至

今没想透彻。最遗憾，《玄秘塔》碑帖拿到手

当天，我叔祖父就过世。尤其遗憾，《玄秘塔》

碑帖拿在手没几天，就被同村几位长辈拿走

一把火烧了。同时烧掉的还有，我叔祖父留

在他儿子手里的一本《圣教序》碑帖，一本《兰

亭集序》碑帖，以及我叔祖父留下来的众多整

本的薄的，厚的，和单页的，各种各样毛笔字

手迹。记忆里，《玄秘塔》碑帖，《圣教序》碑

帖，《兰亭集序》碑帖，以及我叔祖父留下来的

各种各样毛笔字手迹，是被一页一页撕碎，扔

在一堆正熊熊燃烧着的柴火堆上烧掉的。我

看见我叔祖父苍老的面孔，在火焰里扭曲，变

形，然后化作缕缕烟气，飞扬上晴朗的天空就

消失了。往后几十年间，忙于工作，忙于文学

创作，再没工夫接触毛笔和毛笔字。当然我

已经晓得“书法”这一个名词了。并且有硬笔

书法，软笔书法之分。无需解释，我是在说软

笔——毛笔书法。我像当年或后来敬仰我叔

祖父一样，敬仰所有能搞书法创作的人们。

毫无疑问，更敬仰书法创作本身。需要再说

明一下，我之所以对我叔祖父和书法念念不

忘，还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几十年

间，每次外出参加各级各类文学创作活动，临

到活动结束，举办活动单位，总会在会场之

外，一个人必经之处，摆一溜长桌，上面安置

笔墨纸砚，要求：各自留下墨宝。每逢这种场

合，我总是悄悄溜走。但凡溜走，总会有一种

愧疚涌上心头：“对不起活动举办单位。更对

不起我叔祖父。”相信我叔祖父要是在世，一

定会批评我：对于书法学习，得过且过，没有

恒心。因此，也总会想起我叔祖父嘱托我的

那句话：临帖吧，一开始临形，慢慢临神。临

形是入帖，临神是出帖，临到神似，个性发挥

空间大。我退休之后，下决心重新拿起毛笔，

想要让我叔祖父善待我的那份厚意，落地，生

根。不用解释，我真正开始学习书法，练习书

法创作，是我接触到县老年书画协会的领导

和朋友们之后——当然，遭“雪水带冰茬浇

头”和遭“山体滑坡”那时刻，我学习书法，练

习书法创作的自信心，瞬间跌入万丈深渊，自

问：年纪大了，开始学习书法，练习书法创作，

不至于是“心态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吧？一

道雄关就摆在眼前：满怀信心，捧一幅“书法”

作品进入县老年书画协会办公室，却遭众多

老年书画朋友“雪水带冰茬浇头”和人造“山

体滑坡”。哦，不是说黄昏就不好，是说面对

万千世界，面对漫漫人生长路，对于某一个具

体的一天而言，黄昏——日落时分，即便霞光

满天绚烂，毕竟也是接近于一天完结的最短

暂的时刻。在这个最短暂的时刻里，学习

——即便再学习，还能赢取到几斤几两黎明

的炫目时光？还是那位赠我《圣教序》碑帖的

老年书画协会朋友救赎我，再次和我悄语说：

“人生世上，凡事不可患得患失。”尤其年纪大

了，更是如此。随即，发给我一条文字微信：

读书悦心，山林逸兴，书法怡情。面对面发微

信，我和我这位老年书画协会朋友，是第一

次。看过微信，我再看我朋友，他也正看我，

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宣誓一般低语：“不问收

获，只为怡情。”噢，不止是我这位书画朋友发

给我这种微信，众多书画朋友和众多老年书

画协会领导们，也陆续发给我类似微信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潜心于临帖，每日不少

于一小时。每次临过，总觉心旷神怡。细细

品味，别样事情，确实不可替代。单就这一

点，就足够了！何况，还有对我叔祖父的一份

怀念，一份敬仰在其中。愿我今生，在我叔祖

父这里，不再有遗憾！

民以食为天。“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

则死”。因而我常常对那些在烟熏火燎中挥汗如雨

的厨师们心存敬意与感恩。

通常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菜、招牌菜，以及不

为人知的独门秘藉。在我看来，吃什么怎么吃固然

重要，但选择合适的饭店、合适的菜品，却大有窍门

奥秘可言。小饭店适合熟人相会，中饭店适合同乡

聚餐，大饭店适合贵客宴请。想品尝妈妈的味道，

地摊小饭店才是正道。单单一碗炒揪片，猪油烧

热，辣椒条蒜末水一炝，快火急炒，抓两把豆芽，拌

些切块的西红柿，临出锅，淋点香油和陈醋，满街喷

香，馋涎欲滴。常见的三朋四友，此处最可怡然自

得酒饱饭足。如果你让乡厨加工松鼠鳜鱼、白水白

菜等高档菜品，那真是难为人了。相反，重要宾客、

商户，你安排在背衔小巷的无名小饭店，则纯属对

客人的不尊不敬。“看人下菜”并非贬义，而是处世

的一种哲学。隆重场合尊贵客人，却都是一些稀松

平常菜、简单菜，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同学聚餐、

生日宴会等，则以中档饭店为宜，既有排面场面，又

经济实惠。因为人数众多，菜品多以预制菜为主，

那些需要现炒现作的高档菜品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又有小饭店所不具有的场地、服务、氛围等，自然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于人情练达，友谊融洽，团

队凝聚。

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原是国人的地域口味差

异。近年来，川菜湘菜东北莱以平民菜的身份席卷

全国，人们在家门口便能品尝到正宗的毛血旺辣子

鸡 、剁 椒 鱼 头 毛 氏 红 烧 肉 以 及 锅 包 肉 小 鸡 炖 蘑

菇等。家乡号称美食之乡，大街小巷饭店云集，煎

炒烹炸蒸煮炖，焖烧 烤拌凉拌此起彼伏，人间烟火

气十足。常有朋友打问：“哪家饭馆好吃？”细讲起

来真还不能一概而论。若论地方小吃，自然是北京

烤鸭、陕西肉夹馍、重庆酸辣粉、云南过桥米线，广

西螺蛳粉等。店铺不大，招牌醒目。常见的面安凉

皮，仅一人一车，游走于街头巷尾，人气满满。透明

的凉皮切成条，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叶，外加一勺

油辣子一勺醋一勺味极鲜酱油一勺芝麻油拌均匀，

或打包或蹲食，经久不衰。若想吃香喝辣，非川菜

馆莫属。而要“生猛海鲜舌尖浪花翻”，自然粤菜馆

是首选。约了初恋情人，还是西餐店比较安静雅

致。凉风习习时，热火朝天的烧烤大排档最能解

馋；寒风呼啸时，围炉涮锅乱炖最能激发豪情。如

果进了川菜馆不要辣，进了晋面馆不要醋，喝胡辣

汤不要胡椒，吃羊杂割不要芫荽，哪简直要厨师的

命，失了面子丢了饭碗的话他们才不干呢。所以

说，想吃好喝好，最好百无禁忌，有刁钻的嘴，任性

的胃，见什么爱什么吃什么，才不辜负天上飞的、地

上跑的、水里游的天地造化。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组一桌饭局，犹如打一

场仗。怎么样在饭局中点一桌搭配得当，体面又丰

盛的菜品佳宴，也是一项非常值得探究的学问。总

的原则是：心中有人，心中有数。有几个人？男几个

女几个？老的少的？是些什么人？亲戚？朋友？客

户？领导？贵宾？选择私家小厨或是星级宾馆？还

是干净卫生的普通饭店？弄明白这些，接下来就是

点菜环节了。一般人均一菜，若男士多可适当加

量。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营

养丰富全面。以八人为例，可按“三三二一一”，即三

荤三素两冷一菌一汤为宜。荤菜自然是指鸡鸭猪牛

羊肉，素菜近来流行芦笋、秋葵等时菜，维生素含量

高。冷拌则有豆制品的粉皮、凉粉，根茎类的萝卜、胡

萝卜，野菜类的苜蓿、茵陈，数不胜数。蘑菇因其鲜美

的味道，丰富的营养，以及上佳的口感，被誉为“素中

之荤”，种类达几百种。汤是餐桌上的灵魂。各种中

草药与食材的搭配，使汤在滋养身体的同时也传递

着温暖和人情味。若男士较多，可荤菜多一点，反之

女士较多，可多一点清淡的菜蔬。其它菜品，以时令

菜、特色菜加持。若有重要客人，必上几道鱼鳖虾蟹

的硬菜，方可显出主人的诚意。如上海菜的白斩鸡，

徽菜的臭鳜鱼，福建的佛跳墙等。俗话说：众口难

调。有时为了周全让每个人都点菜，却难免陷入杂

乱无章的尴尬。因此，有的饭局提前就安排好饭菜，

或由一权威人士统筹兼顾果断下单，避免久拖、推

延。酒酣耳热尽兴之际，可适当加菜，征求一两个为

尊者的意见，以快炒快熟的菜品为主，并催促一下主

食，切忌空盘子、空碗干等着。任何一场饭局，以心情

愉悦开始，以大快朵颐结束，方可达到美食相伴、友情

常在的初衷。

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有的厨师固执己见，偏

盐重咸的习惯屡提不改，让人退避三舍。还有的靠

量取胜，一盘子菜足够两个人食用，实惠倒是实惠，

可不分对象，有的食客想多品尝几道菜，让他数量

减半改用小号盘子，他充耳不闻，一副姜大公钓鱼

愿者上钩的姿态，让人不爽自然不再登门。还有就

是饭局中的几类人，极扫人兴致。一谓故意来晚

者，踱着方步，不紧不忙，任凭电话打爆，回答永远

是“马上马上”；二谓临时带客者，提前不周知，座位

饭菜都需调整，本来熟人之间的联络平故多了一份

生疏；三谓拼命劝酒者，不管别人胜酒与否，不管别

人健康与否，以酒量看交情，以酒瓶论水平；四谓吹

牛显摆者，唾沫横飞，巧舌如簧，自吹自擂，自我标

榜，楞是把“群英会”变成他的独角戏；五谓一串几

场者，以社会活动家自居，秉承朋友多了好走路，一

个饭局赶一个饭局，弄得哪个饭局都不安生，都不

完整。如此种种，怎能让人心生欢喜食之不厌？！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

味是清欢。”那清欢，便是食物与人情的交相辉映，

弥久留香！

无食不欢
□ 雷国裕

书法怡情
□ 常捍江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夏日，黎明咬破夜幕的刹那，北川河面蒸腾起蝉翼

般的雾气。淡青的天幕下，燕子早已开始晨课。沾露的

羽翼垂落如悬墨，每一次振翅都在湿润的空气里勾勒出

饱满弧线。一只燕悬停在芦苇尖，像被丝线牵引的音

符，黑曜石般的瞳孔倒映着水中初醒的云影。当它振翅

离去，尾羽扫落的露珠在朝阳中碎成珍珠链——这是自

然最虔诚的晨祷。

河滩的鹅卵石沁着夜凉，早起的燕群已开始衔泥。

它们掠过水面的私语中，最动人的是一对筑巢的夫妻

燕：一只精准啄起河畔黏土，另一只立刻衔走，飞行轨迹

在空中交织成永恒的“∞”字，恰似生命的契约。我常想，

这双翼间传递的不仅是泥土，更是跨越物种的信任与默

契。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燕子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儿时，阳春三月，柳抽新芽时，燕子总会循旧路归

来。它们绕老屋盘旋数匝，用尾羽丈量檐角尺寸，仿佛

在确认：“这里仍是归处。”年幼的我托腮坐在灰砖花栏

上，看它们用喙衔来湿泥，一啄一筑间，将岁月夯进巢

壁。母亲抚着我发顶轻声道：“添衣，莫着凉。”她鬓角的

白发在燕羽阴影里摇晃，指着筑巢的燕群说：“它们衔草

茎和唾液筑巢，比妇人纳鞋底还细致。”言语中满是对这

些小生灵坚韧精神的赞赏。

檐下燕巢成了天然课堂。母亲教我辨认燕粪中的

草茎：“这是燕子为雏鸟准备的‘营养餐’。”我嘟囔燕粪

扰梦，母亲却笑着擦去我额角汗珠：“等你长大便知，这

是福气的印记。”那时我噘嘴抱怨：“叽叽喳喳，不让睡懒

觉！”母亲却说：“燕子进家，是好运来。”原来在老辈人眼

中，燕归巢象征着家庭兴旺，积善之家。

夏日午后，葡萄架筛落细碎光斑。我凑近观察雏

燕，母亲轻拍我手背：“燕妈妈会伤心的。”蝉鸣声中，燕

巢里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母亲压低声音：“看，它们在

学飞呢。”那些日子，连风里都飘着燕羽的温柔。

暮色四合，母亲总在灶台前忙碌。她将新摘的槐花

裹进面糊，在铁锅里煎成金黄的“槐花饼”。油星溅在围

裙上，她却笑着说：“燕儿燕儿，衔泥筑巢；槐花槐花，甜

了咱家。”我踮脚偷尝，被她用筷子轻敲手背：“小馋猫，

等燕群归巢再开饭。”那时的炊烟与燕羽缠绕，将黄昏染

成蜂蜜色的温柔。

母亲常在雨天纳鞋底。她说：“燕子垒窝是靠自己

的唾液把草棍和泥巴浸湿，混合凝结在一起，筑成它们

美丽而牢固的家。就像妈妈纳鞋底，一针一线都是牵

挂。”我偷看她的手指，被顶针勒出红痕，却比燕尾更灵

巧。母亲鞋底细密纹路里藏着燕巢的经纬，把燕羽的温

柔与棉线的坚韧，都缝进了我的童年。

我成家立业带着母亲迁居县城后，老屋托付亲戚照

料。每次归乡推开院门，总盼着檐下那抹灵动的黑影。

所幸燕群仍在。

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这份岁月静好戛然而止在那

年春天。勘探队的脚步声惊破宁静，空气中翻涌着不安

的暗流，推土机的轰鸣尚未响起，它们便焦躁地盘旋，发

出凄厉的鸣叫。

水库再建的消息如风暴席卷，施工那日，铁齿无情

地咬碎了时光——那些曾被母亲视作福气象征的燕巢，

顷刻间化作齑粉。我接住坠落的泥块，指缝间漏下的，

不仅是碎土，更是一去不返的童年温度。

村庄沉入库底，成了鱼群的栖所。站在堤坝上数水

面浮木，如同被流水卷走的童年。浑浊波涛翻涌着细碎

波纹，恍惚间，燕语、母亲的叮嘱在耳畔回响，却只见刺

目波光闪烁。风掠过耳际，潮湿的水汽里，再寻不见母

亲轻拂我头顶的温度。

离开故乡后，我在县城的钢铁森林里寻找栖息之

所，却始终忘不了那屋檐下的燕巢。

时下，在县城，偶见掠过的燕影，恍若隔世。那些衔

泥的翅膀、讲燕语的母亲，皆化作遥不可及的幻影。

去年，女儿参加“‘四宜’方山我代言 我是青年宣介

官”活动，我和女儿决定推荐一下故乡。在水库旁拍摄

背景视频时，她指着一个残缺的燕巢问：“这是什么？”望

着女儿清澈的目光，恍惚间看见童年的自己。我终是没

能说出完整的答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故事，只

能在时光里沉默。

在县城的阳台上，我尝试用陶土为流浪燕筑巢。可

那些灵巧的生灵只是盘旋数匝，便消失在霓虹深处。妻

子笑我痴：“城区哪有燕子的立足之地？”我望着远处霓

虹灯，忽然明白：燕子需要的不仅是屋檐，更是能安放灵

魂的故乡。而我的乡愁，恰似燕巢遗落的最后一粒春

泥，永远黏附在生命的褶皱里。

岁月带走了老屋与村庄，也带走了母亲，但乡愁如

刻在骨血里的印记，永不褪色。记忆深处，那座带着燕

巢的小院永远鲜活——春日燕归时，母亲会仔细清扫燕

巢周遭，特意铺上柔软干草，像布置新生儿的摇篮；夏日

暴雨前，她总念叨“燕低飞，雨将至”；秋日燕南迁，她便

在檐下撒把小米，说“让它们路上有力气”。

又是一年盛夏，蝉鸣依旧聒噪，而记忆中的燕影，永

远停驻在北川河畔蝉翼般的晨雾里。或许远去的燕群

从未真正离开——它们用翅膀丈量过的故土，早已化作

诗句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母亲说燕不落愁房，可当推土

机碾过村庄时，那些衔着善缘与兴旺的燕巢，终究成了

时代巨轮下的残页。

如今我站在县城霓虹里回望，心中的燕巢早已与母

亲的笑靥、故乡的风，熔铸成最温暖的光——这不仅是

我对母亲的牵挂，更是千万游子在时代浪潮中，对故土

最后的精神守望。

燕巢空 乡愁浓
□ 肖继旺

南薰渐染陇头烟，麦气初凝半亩田。

苦菜盈畦通地脉，鸣蛙息鼓枕荷眠。

浮云过眼原无住，骤雨惊雷本是缘。

欲借三分留白意，且将余韵赋茶禅。

芒种

榴花照眼红初透，杏子垂枝绿半藏。

陇上机鸣千顷浪，风中鸟戏万畦香。

麦田新穗才收满，茬内耕痕又串行。

莫笑农人三季梦，来年遍地是文章。

小满感怀（外一首）

□ 韩鹏飞


